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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新定义大学的时代。 ”席酉民

说，“我们西浦既不是西交大的分校，也不是利

物浦大学的分校。 我们是在探索融合中西文

化，创建一所具有新的教育理念的大学。 ”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与

普通高校相比，西浦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

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

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 让行政为学术服

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大学、校

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 级别越高，能获

取的资源越多， 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

究，都想当行政领导。 而且行政权力的管辖范

围几乎无所不包：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和管理，

到教师的招聘、考核和晋升。 ”张红霞说。

专家认为，高校的行政化，不仅使我们的

大学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也直接影响了高考

和中小学教育的改革。

“比如高考一刀切，大家都不满意，可是都

不敢改，怕改了出乱子。 假如高校都能像西浦

一样‘去行政化’，招生和学术问题由教授说了

算，真正做到‘严进严出’，我们就不用担心有

人走后门。 现在高校管理体制没改革，一刀切

式的高考就很难改；高考不改革，中小学素质

教育就很难搞好。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

授殷飞说。

与一般高校相比，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西

浦大学，正因为产生于“体制外”，反而可以轻

装上阵，没有行政化的痼疾。

事实上，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蔚然成风。

除西浦大学外，宁波诺丁汉大学、位于珠海的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均已招生数年。 此外，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

学等也在尝试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

“虽然中外合作大学学费比较高，像西浦

每年学费是 6 万元人民币，但孩子在这里能享

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西浦从大二开始就是全

英文教学，与在国外读书差不多，费用则比出

国少得多。 ”学生家长丁铣女士说。

殷飞认为， 随着中外合作大学日渐增多，

中国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普通高校将面临

更严峻的危机。 推进高校教改已刻不容缓。

“推进高校教改，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下决心放权，让高校在招生、人才流动、专业和

课程设置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管理

层对学生和教师负责。 ”殷飞说。（据新华社电） ?

西交利物浦模式

启示了什么？

———写在 2012 年高校招生之际

□“新华视点”记者 陈玉明 凌军辉

正值高招录取之际，随着录取通知书的陆续发放，近 700 万高中毕

业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

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是高中生活的延续，还是学生

自主求知的圣地？ 它是等级森严的“衙门”，还是教师自由治学的殿堂？

位于苏州、由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

以其全新的育人理念和管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创办于 2006 年的西浦大学， 今年走出了

第三届毕业生。 今年毕业的 685 人中，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目前，超过 80%将赴世界知名大

学读研究生， 其中 20 余人收到牛津大学或剑

桥大学录取通知书， 超过 60 人被英国帝国理

工大学录取。

“我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只比各地一

本线高十来分。与北大、清华相比，我们录取的

是比较普通的学生。 但使我最感欣慰的是，通

过 4 年学习，我们的学生素质可以与国内一流

高校相媲美。 ”西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对记

者说。

采访这所大学，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们近乎严苛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高中时很忙，进了西浦才发现，大学比高

三还要忙。 ”金融数学专业大一女生朱云青说，

“跟我的那些上了其他大学的高中同学相比，

他们课多但压力小，我们课少但压力大。 ”

学生压力大是因为学校的要求高、 标准

严。

“这里每次考试几乎跟高考一样严。 试卷

要由利物浦大学审查，考完以后，要随机抽取

10%以上的试卷送到利物浦大学， 由利物浦聘

请的外部考官对试卷的给分、加分进行检查。 ”

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副教授赵策洲说，“在考试

委员会公布分数前，老师无权把分数透露给学

生。 ”

赵策洲说，对于学生成绩，无论是老师还

是校领导，哪怕是校长，都无权改动。 西浦大

学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一般在 10%左右， 核心

课程不及格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留级。“每

年都有 10%左右的学生留级，2007 年入学的

学生现在还有没毕业的。 ”

然而， 严格的纪律并不等于学生没有自

由，相反，这里的学生比一般学校自由选择的

空间大得多：学生大一结束时才确定最终的专

业方向，换专业门槛不高；学生有什么问题可

以随时向校方申诉。

“学校对我们学生的意见特别重视。 比如

我们本来有一门课叫数学建模，很多同学觉得

用处不大，向学校建议改为离散数学，学校很

快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刚刚毕业的电气系

学生张昊帆说。

“西浦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把中、英、

美三国教育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了。 中国学生

基础扎实，我们又引入了英国严谨的质量监控

体系和美国的灵活教育机制。 ”副校长杨民助

说。

不久前， 有媒体报道某高

校因校领导过多， 引发舆论对

高校行政化色彩过浓的担忧。

“我们西浦正好相反，老师

都不愿意当系主任。 哪怕学校

给系主任每月三五千元的额外

补贴，也没多少人愿意干。 ”杨

民助说。

担任西浦数理中心主任的

刘刚是一位年轻博士， 目前还

只是讲师。“我是被推上去的，

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做管理，因

为做管理要占用大量时间。 比

如组织考试、负责课程安排、制

订发展规划等。 这些工作都是

公开透明的， 主任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权力， 纯粹是为大家服

务。 ”刘刚说。

杨民助说， 西浦有一批

专职行政人员， 但行政与学

术是分开的， 校领导也不例

外。“几乎所有中层行政人员

都是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

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

不是来管教授的，所以他们也

没必要是教授。 ”杨民助说，执

行校长席酉民和三位副校长都

不讲课。 虽然席酉民是著名管

理学家， 目前还兼着西交大的

教授，但在西浦他的定位是

全职校长。

在西浦， 教师地位很高，

待遇普遍在行政人员之上。“我

是中层行政负责人， 但我的薪

水只相当于最低一级的助教。 ”

西浦大学品牌与市场办公室主

任王珊说。

“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

务的。 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

找； 同样， 中层是为教师服务

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 ”杨

民助说，“我手头没有什么预

算，应酬也很少。 ”

这个高校行政权力不干涉

学术活动， 也不决定学术资源

的具体分配， 学术考核也没有

定量化指标。

“我们对教师也有考核，但

是我们不看重数量指标， 更看

重同行评估。 比如，教师想申请

成为教授， 我们就把他的代表

作送给该领域中至少三位世界

知名大学的教授评估。 他们觉

得水平可以， 校内的学术评审

委员会才会启动评审。 ”席酉民

说。

老师不愿意当系主任：

如何保证学术不受行政权力干涉？

八成毕业生赴海外留学：

如何把普通学生变得不普通？

大学“行政化”病根难除：

中外合作办学

能否推动高校教改？


